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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蔡馨逸

　　在我国的文化版图中，有一块土地以厚重
的历史文化孕育出现实主义人文关怀和创作
传统，诞生了《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
等文学佳作，以及《老井》《红高粱》等影视作
品，那就是陕西。
　　近年来，继“文学陕军”和“影视陕军”之后，

“话剧陕军”成为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白鹿
原》走遍全国 74 个城市演出 430 余场，吸引观
众超过 60 万；《麻醉师》《柳青》连续两届斩获
文华大奖；《主角》“未演先火”，首演前全国巡演
已预售 97 场；《路遥》入选由中国艺术研究院
推荐的“在‘讲话’精神的照耀下百部文艺作品
榜单”……
　　在用作品与市场对话中，陕西话剧形成了
独特的气质。它总有些“土”：陕西话、黄土高
原、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在舞台上流转变换；但又

“土”得厚实、精彩：乡音中透着乡情，黄土累积
成文化意蕴，小人物身上雕刻出时代风骨。

文学土壤孕育出话剧之花

　　“可是我要唱、我要唱！我一听到秦腔的乐
声，我就浑身颤抖、血脉沸腾，热泪盈眶！这是
八百里秦川的乐声……是我们千千万万普通老
百姓灵魂中生命呐喊的声音……我要唱！我要
在这新时代的好时光里，为我的父老乡亲唱！”
台上，主角忆秦娥将半生跌宕化作深情道白。
台下，掌声响起，直至落幕经久不息。
　　近日，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话剧《主
角》结束了在西安的演出，即将前往全国 21 个
城市开启巡演。
　　《主角》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陕西
作家陈彦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忆秦娥从一个放
羊娃到秦腔名伶的人生轨迹，伴随展开秦腔剧
种的传承变迁和复杂世相的宏阔画卷。
　　从 60 余万字的小说，到 3 个多小时话剧，
话剧《主角》的创作并不轻松。
　　话剧与戏曲两种艺术形式怎么跨界融合？
小说里近半个世纪的沉浮际遇如何取舍浓缩？
演出与生活的戏中戏怎样穿插衔接？从 2019
年 3 月拿到《主角》的话剧改编权，这些问题就
摆在了主创团队面前。
　　三年来，主创团队 11 次组织专家研讨，多
次到陕西三原、泾阳、眉县的“戏窝子”体验
采风。
　　编剧曹路生 9 易其稿，用《杨排风》《白蛇
传》《游西湖》《狐仙劫》等秦腔剧目串起忆秦娥
的艺术成长与命运变迁，形成戏曲与话剧的互
文。导演胡宗琪用一把不变的红椅子和 54 个
场景的变化，实现戏曲舞台与生活场景的跳进
跳出——— 忆秦娥每每坐上椅子、穿上戏服都意
味人生际遇的转变，将秦腔名伶的人生与戏曲
紧密交织。
　 为了诠释好秦腔演员的身段气质，演员们
从压腿、踢腿、跑圆场、靠山膀、倒立等学习戏曲
基本功。忆秦娥的扮演者刘李优优说，在踩胯、
劈叉时几乎所有演员都疼得掉过眼泪，只有体
会过秦腔演员吃过的苦，才能了解他们的感受。
　　舞美、灯光、服装、道具、音响……每一个环
节都在精益求精，合力呈现一部对得起观众的
舞台作品。在首演之后，根据专家和观众的建
议，主创又对演出呈现进行多次提升。
　　“如果文学是树，话剧《主角》则是精心打造

的家具。”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说，“陕西
人艺给予我们一个文学剧院的形象，在文学中
汲取选题，来建立剧目，扎根、植根于这片沃土，
演老百姓的事，演人民生活。”
　　《主角》并不是陕西人艺首次将茅奖作品搬
上话剧舞台。当 2014 年陕西人艺决定排演大
戏时，陕西文学便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白鹿原》是陕西文学的高峰，有极高的文
学性和艺术性，地域特征浓厚，作为陕西的院
团，将这样一部作品搬上舞台，是我们的责任也
是我们的荣幸。”陕西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宣
说，从 2015 年底首演至今，《白鹿原》走遍全国
74 个城市演出 430 余场，吸引观众超过 60 万。
　　三年后，陕西人艺再次从文学中寻找灵感，
推出话剧《平凡的世界》，目前已演出超过 246
场，观众超过 30 万。

　　在李宣看来，陕西文学为话剧提供了丰
厚的创作土壤，从《白鹿原》到《主角》，陕西人
艺用舞台艺术重塑文学精神内核，从“文学陕
军”迈向“话剧陕军”。
　　近年来，陕西的话剧工作者以扎实的艺
术创作推出“茅奖三部曲”、《麻醉师》《柳青》

《长安第二碗》《路遥》等作品，两度斩获文华
奖，多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活跃在戏剧节
和巡演舞台。

扎根现实讲述大时代

　　舞台上，雪花漫天飞舞、黄河奔流不息，
黄河号子时而铿锵嘹亮，陕北说书时而悲切
曲折。光影变幻、乐曲流转间，观众们仿佛置
身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黄土高原，跟随演

员一起经历著名作家路遥追求文学理想的
一生。
　　 5 月 23 日，西安话剧院创排的话剧《路
遥》在西安新城剧场上演。《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发表 80 周年之际，话剧《路遥》
入选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推荐的“在‘讲话’精
神的照耀下百部文艺作品榜单”。
　　话剧《路遥》由著名作家、剧作家唐栋
执笔，著名导演傅勇凡执导，以作家路遥为
主人公，生动刻画路遥生活中的困顿与烦
恼，以及他文学创作的追求、曲折与成功，
着力还原这位耿直敦厚、热爱人民、痴迷文
学的作家。
　　在话剧中，面对各种文学思潮冲击，路遥
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写出的《平凡的世界》第
一部接连遭遇退稿，被评论界批评“过于陈
旧”。是追赶潮流，还是坚守初心？他清醒而
坚定地回答：“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
的呼吸，不能传达普通人的苦难和焦虑，那它
就不配成为文学！”
　　发端于悠久的人文历史传统，延续了延
安时期红色文艺的基因，陕西文艺凝结出一
种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范式，它不仅
存在于文学中，也彰显在话剧舞台上。
　　西安话剧院的前身是成立于 1953 年的
西北人民话剧团，是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地区
第一个话剧表演专业团体。
　　西安话剧院院长任雪迎说，从 20 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延水长》《艰难时事》，到
近年来在全国巡演的《麻醉师》《柳青》《长
安第二碗》《路遥》，西安话剧院充分挖掘
运用陕西地域元素，注重描摹小人物的生
活变迁，展现时代发展变化，讲好百姓故
事，抒发时代共鸣。
　　在《柳青》中，柳青和皇甫村村民的日常
交往演绎的是新中国农村运动的轰轰烈烈；
在《长安第二碗》中，一家葫芦头泡馍馆的人
间烟火浓缩了 40 年的改革巨变；在《红箭
红箭》中，秦岭深处的军工科研人员在爱情与
事业的抉择、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扛起国家
使命……
　　“写时代必须塑造人。”任雪迎说，塑造好
人要熟悉生活，才能真正表现出人物的言行。
　　柳青从一个带有一些“洋味”的知识分
子，转变为一个与乡亲们心连心的“庄稼人”
的过程，精准地体现在“圪蹴”这个泥土气息
浓厚的动作上。“圪蹴”是陕西关中方言“蹲”，
也是关中农民习以为常的动作。柳青的扮演
者林波说，“圪蹴”是专门设计的动作，它代表
柳青把县委副书记的官架子放下，从动作行
为到内心感受都去贴近农民。
　　在《路遥》的舞台上，面对生活拮据，路遥
动过为老板写传记赚钱的心思；《平凡的世
界》第一部出版后，听到批评的声音，他极其
苦闷……犹豫徘徊过后，他再次鼓起劲来，回
归文学初心。“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路遥，
看到他的内心冲突，看到一位作家终生的劳
绩和使命。”评论家肖云儒说。

面向市场改革创新不止步

　　如今西安话剧院已经走过 69 个年头。
前身是成立于 1948 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十九军文艺工作团的陕西人艺即将迎来 74
岁生日。这两个伴随共和国成长的文艺院

团，见证、参与了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在西安市建西街 163 号陕西人艺的办
公楼后，有一个能容纳 200 多位观众的小剧
场。它建成于 2011 年，是当时西安第一家
话剧专业观演环境的小剧场，也是陕西人艺
面向市场求发展的起点。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电影、电视、流
行音乐等新兴娱乐方式的冲击下，话剧日渐
式微。为了激发文艺院团活力，2009 年，国
家开始对国有文艺院团“事转企”改制。不少
院团在变革带来的动荡中开启了复杂且艰辛
的探索。
　　 2012 年，李宣担任院长时，陕西人艺已
经连续 7 年没排演大戏，日常在岗的员工只
有 12 人，账面余额 1 万多元。怎么让剧院
活下去成了摆在她面前的头等大事。
　　“剧目是立院之本，该做的就是排戏。”李
宣说。在无编剧、无演员、无观众的情况下，
李宣和其他八个职工组成了“剧目股东会”，
自掏腰包、自编自导自演了陕西人艺的第一
部小剧场话剧《欲望酒吧》。为了宣传话剧、
考察市场，“股东们”创作之余到西安市各个
人流密集的地方发宣传单，邀请观众走进剧
院，聊一聊他们对话剧的看法。
　　从第一场演出只有一个观众，到连演 36
场场场爆满，《欲望酒吧》不但实现盈利，更让
陕西人艺看到回归主业，走向市场的曙光。
2013 年，他们趁热打铁连排 13 部小剧场话
剧，通过一个又一个剧目，摸索管理机制，储
备艺术人才。同时，陕西人艺邀请西北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团队，对员工薪酬福利进
行了企业化改革，用目标责任制配合绩效薪
酬体系激发出员工创作演出的积极性。
　　同一时期，西安话剧院也在摸索现代化文
化企业改革。“万变不离其宗，剧目质量就是
生命线。”任雪迎说，“在确定选题后，我们
把项目负责制落实到剧目的创作、演出、宣
发、文创全流程，为排好剧、闯市场打牢基
础。”
　　在坚守与变革中，陕西话剧院团迎来了
新的机遇。
　　随着人们文化娱乐生活丰富和消费能力
提升，话剧以独一无二的现场感和艺术张力
俘获众多观众的心，走进剧院重新成为潮流。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2021 全国
演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1 年全国话剧
演出总场次 1.61 万场，票房收入达到 23.89
亿元，消费主力是 18 至 39 岁的年轻人，其
中“95 后”“00 后”消费者占比呈逐年上升
趋势。
　　比起单纯欣赏演出，年轻的话剧观众们
更追求体验感和获得感。
　　为了满足观众新期待，让剧目可观看、
可互动、可分享，剧院在舞台外下的功夫并
不比舞台上少：演出前，配合购票电商平台
推出宣传海报和文字介绍，在剧院大厅摆放
海报展板、宣传册和文创产品营造打卡拍照
的氛围，演出后，发布高清剧照、组织签售和
观众见面会活动，浏览社交媒体收集观众反
馈……
　　“随着市场发展，院团从创排剧目、运营
推广、版权保护、周边开发多点发力，打通话
剧产业链上的每一环。这是话剧院团现代化
管理水平的提升，也是我国话剧市场未来的
发展方向。”李宣说。

　　新华社银川电（记者艾福梅、马思嘉、刘
杰）宁夏人撒丽娜从小听着“花儿”长大，跟
很多同龄人一样，她并不喜欢这种“有点土”
的曲调，更愿意哼唱流行音乐。
　　直到 19 岁那年的意外“触电”，让“花
儿”成为她的“灵魂伴侣”。这位回族姑娘笑
着说：“‘花儿’本是心上话，不唱由不得自家
呀。”
　　“花儿”是流传于中国西北地区的一种
高腔山歌，2006 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今年 36 岁的撒丽娜 2005 年中专毕业
后回到家乡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海原县，
能歌善舞的她成为县文工团的一员。进团
没多久，她被安排和前辈马汉东合唱“宴席
曲”《父母好比江河水》。
　　“我从来没唱过‘花儿’，但想着机会难
得，就找来了磁带，反复听、跟着唱，没想到
效果还挺好的，而且越听越觉得‘花儿’好
听。”撒丽娜说。
　　马汉东是当地有名的“花儿”歌手，他觉
得撒丽娜嗓音条件很好，鼓励她坚持学唱

“花儿”。自此，撒丽娜一边跟听模仿已有的
“花儿”歌曲，了解研究“花儿”的历史来源、
曲令和演唱风格；一边跟着马汉东学习演唱

“花儿”的一些“特殊”技巧——— 比如哪里要
“甩”一下、哪个字要用方言唱、哪个字应该
唱得“土”一点……

　　“可能因为自己出生在‘花儿’的故乡，
骨子里就有那股大山的味道，所以学起来还
比较快。”撒丽娜说。
　　这个“快”绝不是夸张。短短几年时间，
撒丽娜边学边参加比赛，很快崭露头角，让
很多人记住了海原县这个年轻漂亮的“花
儿”歌手。
　　会唱“花儿”的“百灵鸟”也从大山里飞
了出来，在 2010 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向
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音乐的魅力。
　　 2013 年，年仅 27 岁的撒丽娜被评为
自治区级“花儿”传承人，成为当时最年轻的
区级“非遗”传承人。
　　“这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我不再
把自己简单定位为‘花儿’歌手，而是‘花儿’
传承人，不仅自己要演唱出更好的‘花儿’作
品，还要让更多人去传唱和传播。”她说。
　　 2014 年，撒丽娜辞去工作，全身心投
入到“花儿”演唱和传承中。
　　同一年，撒丽娜创办了“花儿”艺术学
校。说是“花儿”艺术学校，但主要招收的是
学习钢琴、合唱、舞蹈的孩子，“花儿”课只是
一门公益课，任何喜欢“花儿”、想唱“花儿”
的人都能免费来学。
　　“刚开始推广普及‘花儿’很不容易。当
我向家长介绍‘花儿’的时候，他们很多人根
本没听说过，更谈不上热爱，所以我就鼓励
学校孩子来体验，还给他们排了一场‘花儿’

联唱。家长们觉得很震撼，看到了‘花儿’的
美，‘花儿’的好，就能接受了。”撒丽娜说。
　　后来，她还坚持推动“花儿”进校园、进
社区、进机关单位等，公益培训达到上百场
次，受益人群上万人。
　　去年年初，扶贫题材电视剧《山海情》热
播，里面一首《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引无数观
众落泪。在剧中演唱这首经典“花儿”的小
姑娘李沐子就是撒丽娜的学生。
　　“这也算是我们‘花儿’的高光时刻，
让全国观众听到这种传统音乐，更从歌声
中感悟到西海固移民心中的向往。”撒丽
娜说。
　　文艺既要传承，更要创新。作为承上启
下的一代“花儿”传承人，撒丽娜认为，要想
抓住年轻人的耳朵，就必须适度地在传统

“花儿”中融入一些流行音乐元素。
　　 2020 年，她发行个人首张“花儿”专辑

《花开少年来》，通过搜集整理改编创作，出
品了很多风格不同的艺术作品。“我们不能
让‘花儿’只在西北这片土地上唱得‘热闹’，
一定要走出去。”撒丽娜说。
　　如今，撒丽娜还积极拥抱新媒体，在一些
社交平台上传“花儿”短视频，普及“花儿”知
识，教唱“花儿”曲调，吸引了不少年轻粉丝。
上个月，她被授予“宁夏青年五四奖章”。
　　“‘花儿’已经成为我的另一半：我走到
哪，‘花儿’跟到哪；‘花儿’在哪，我就在哪，
我们再也分不开。”撒丽娜说。

继“文学陕军”和“影视陕军”之后，话剧舞台也刮起“西北风”

“话剧陕军”来了！又“土”又好看

大山里飞出的“百灵鸟”用青春唱响“花儿”

  ▲西安话剧院演员在西安新城剧场演出话剧《柳青》（201 8 年 9 月 1 5 日摄）。话剧大
量运用了方言和秦腔乐曲元素，充满了陕西地方风情。   新华社记者李一博摄

　　 13 日晚，一场盛大的“花儿艺术节”
在甘肃省定西市岷县开幕。从旭日东升
到暮色四合，数万名群众从各乡镇赶到
这座地处青藏高原边缘的小城，参加一
年之中最隆重的“花儿”盛会。
　　岷县体育场上，华灯璀璨、人潮如
海。35 岁的“花儿”唱作人徐卓站在舞
台中央，用一曲充满现代音乐元素的新

“花儿”《不唱花儿心不甘》，点燃了现场
观众的热情，人们兴奋地挥舞着手中的
荧光棒，享受古老“花儿”全新演绎带来
的别样快感。
　　“五月十七二郎山，不唱花儿心不
甘。”伴随着吉他弹奏，乐队吟唱出的悠
扬曲调，涤荡着观众的心田，歌词则流露
出岷县儿女与“花儿”难分难舍的情愫。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安
明文介绍，“花儿”是广泛流传于甘肃、青
海、宁夏等地区的原生态民歌，2009 年，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每年盛夏时节，西北便成为
一片“花儿”的海洋。从山川草原到城市
公园，“花儿”歌手用嘹亮的歌声，创造出
生命最动人的表达，并开启数百场盛夏
的“草地音乐节”。
　　岷县是远近闻名的“花儿之乡”，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民歌考察采
录基地”。2019 年，徐卓和 3 个爱好音
乐的朋友成立了山民乐队。他们在保留

“花儿”原有精髓的基础上，进行“民谣
风”和“摇滚风”等符合现代听众口味的
创造性改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花儿”得到
更广泛地传唱。
　　如今，山民乐队已经小有名气，一年有 20

多场线下演出，线上作品浏览量超过
50 万次，收获了一大批年轻“粉丝”。
　　“花儿会”既是演唱传承“花儿”的
重要文化空间，也是发展乡村旅游、激
活县域经济的“流量密码”。
　　记者在岷县“花儿艺术节”主会场
对面的特色产品展销和商品交流会上
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天南海北的美
食比比皆是，游人在享受“花儿”带来
的精神愉悦的同时，也能够在物质上
得到极大满足。
　　“在岷县，‘花儿’一唱，人就来
了。”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的布商宋之英
正忙着给客人裁剪床单，依托“花儿
会”带来的巨大客流，她一天的营业额
至少在 5000 元以上。去年在岷县营
业短短 26 天，她就卖了 10 万元左右
的布匹。
　　不止县城，乡村“花儿会”带客引
流效果同样显著。端午节期间，岷县
清水镇依托传统“花儿会”，举办了首
届乡村旅游节，同步开展文艺表演、啤
酒节、篝火晚会等活动，吸引了周边县
区上万人参观游览，当地的农家乐、街
边的小吃店都收获颇丰。
　　岷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包海燕
介绍，进入农历五月，全县各乡镇以

“花儿”为媒，接力举办乡村旅游节，预
计到农历八月十五“花儿会”结束，全
县将接待游客 150 多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 7 亿元左右。“花儿会”已经成

为促进乡村旅游和县域经济稳步发展新的
“增长极”。       （记者郎兵兵）

据新华社兰州 6月 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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